
“祭奠权” 难定性
法院以公序良俗衡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 装修公司职工 张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单位没打欠条，我还能要回欠薪吗？
张先生 ： 2014年9月 ， 我被

一家装修公司招聘为后勤部人
员， 约定月薪为2000元。 2015年
1月1日， 公司跟我签订了两年期
限的劳动合同， 并开始给我缴纳
社会保险费。 入职第二个月的中
旬发放1月份的工资时， 单位说
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暂时缓一缓
再发， 但绝不会不给的。

2015年10月底， 单位说没有

业务让我们大家另外找工作。 可
到这时， 单位已经拖欠我10个月
工资共1.6万元 （老家来人时，我
曾向公司借支过4000元）。我要求
公司在我离开单位前， 将全部工
资结清。经理跟我商量，说等客户
把工程款拨过来就给我， 我同意
了。过了些日子，我听说有几笔工
程款已经到账了， 但公司却一直
拖着不给工资。我每次打电话，经

理要么不接，要么就挂断。公司和
经理都没给我打过欠条，请问：我
这工资还能要回来吗？

杨雪峰： 你好， 《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 第7条规定， 工资必
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
期支付 。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
次。 第9条规定， 劳动关系双方
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用

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9
条规定，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
工资应当按照规定日期足额支
付，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第
13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
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
表， 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公司拖欠您工资的做法违反

了上述规定， 为及时维护您的合法
权益，建议您到公司所在地的劳动
行政监察部门投诉举报， 或者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通讯员 江鹏程 章丽

被忽视的“祭奠权”
清明节是亲人寄托哀思的节日，近年来关于“祭奠”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例

如，新农村建设的移坟问题就遭到很多当事人的抵制与不满。有人认为，迁移坟
墓不但是对自己祖先的不敬，而且侵犯了自己的“祭奠权”。然而，从司法上来看，
“祭奠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却难以具体化，围绕这一精神权利产生的各种矛
盾成为法官审判的一大难点。尤其是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关于“祭奠权”的问题大
大增加。由此，怀柔法院法官向大家点评了围绕祭奠权所产生的典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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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逝者扫墓却闹上公堂

吴菲菲与吴辛是姐弟关系 。
吴辛出生没多久，父亲病逝。母亲
刘云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拉扯二
人长大。后吴菲菲嫁入临近村庄，
吴辛与母亲共同生活。

2012年， 该村庄被纳入当地
拆迁范围， 为了防止女儿索要补
偿款， 刘云在村民见证下立下遗
嘱由儿子吴辛继承自己的全部财
产。 2014年11月，刘云突然去世。
吴辛和其妻张艳在未通知吴菲菲
的情况下将母亲下葬。 拆迁补偿
款下发后， 吴辛在2015年初才通
知姐姐母亲去世并已下葬。

吴菲菲认为， 弟弟和弟媳是
害怕自己参与拆迁款补偿问题，
向自己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让自己没有送母亲最后一程，属
于剥夺自己祭奠权的行为。 而吴

辛认为， 母亲已在众人见证下立
下了遗嘱， 自己有权继承包括房
屋拆迁款在内的财产， 姐姐已经
嫁去别地，不属于家庭成员。且姐
姐吴菲菲和母亲关系并不好，否
则不可能半年时间都不知道母亲
去世的消息。吴辛甚至表示，吴菲
菲没有尽到对母亲的赡养义务，
根本就没有祭奠母亲的权利，最
终不欢而散。一星期后，吴菲菲以
祭奠权受到损害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弟弟赔偿精神损害三万元。

法官说法： 祭奠死去的亲人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但是，
“祭奠权”一词其实仅仅存在于学
术讨论和民间口耳相传中， 民事
实体法却无对此的明确规定。 与
此最相关的法律条文应是我国
《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民事活动公

序良俗原则。 在该法第七条中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
对于亲人的祭奠是中国千年传统
的积淀， 也是被公认的社会伦理
道德观念。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明确规定了“违反社会公共
利益， 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
其他人格利益， 受害人以侵权为
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
损害的， 人民法院在依法予以受
理。 ”实践中，不少法院也据此对
此类案件予以受理。

本案中， 双方本质上的矛盾
属于家庭内部矛盾。 弟弟由于害
怕姐姐前来分遗产而隐瞒母亲去
世的消息， 从而引发了家庭的矛
盾。后本案在法官调解下，弟弟向
姐姐承认错误，原告撤回起诉。

墓碑署名被剥夺
精神损害难获认定

万兴有两子两女。 小儿子万
丰到外地工作， 两女儿也嫁到外
村。 万兴与大儿子万民生活在一
起。后由于生活琐事，万兴与万丰
发生了激烈争执。 万丰很少回家
探亲。万兴去世后，万民与两个妹
妹一起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在父
亲墓碑立名上， 万民只将自己一
家和两妹妹家立在墓碑上。 万丰
前来扫墓， 发现墓碑上未写有自
己名字，将哥哥万民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祭奠相关的诉求
在名称上体现为知情权、安葬权、
墓碑署名权、 保持墓碑及坟墓完
整权等各种诉讼请求， 其权利的
核心是作为死者近亲属寄托哀思
的权利被其它亲属剥夺。 不少诉
讼人认为， 即使和老人生前有过

分歧， 但剥夺自己权利的行为会
使得外人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从
法律上来看， 双方血缘关系无法
剥夺， 即使有些案件中包括断绝
父子关系、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方
式， 双方法律上的抚养赡养义务
关系也不会隔断。 由此可见，“寄
托哀思” 的相关权利也不应被非
法剥夺。不少当事人以此为切入，
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
赔偿。

法官认为， 首先应肯定当事
人拥有给予人格权受损的精神损
害赔偿的相关权利。同时，由于此
类案件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不
但争议大，而且过错相互交织，很
难判断。一般来说，法官多会考虑
侵权行为的过错、 侵权后果的大

小和造成影响多少等因素， 综合
做出裁判。

本案中， 虽然万民未将弟弟
万丰的名字写上墓碑， 但是由于
万丰和父亲万兴本身也存在很深
的矛盾， 两个妹妹也介绍说父亲
临终时曾经提出不让万丰名字写
上墓碑的要求， 万丰未尽到赡养
义务。且墓碑并未葬于该村，外村
人对于家庭人员情况显然了解更
少，侵权范围也相对较少，后果较
一般侵权要轻， 一旦裁决精神损
害赔偿无疑更会加剧万丰与兄妹
之间的矛盾。所以，从维护家庭和
谐来看， 此类案件最好以调解结
案。本案经调解，万家兄妹将万丰
的名字写上了墓碑， 而万丰也撤
回了起诉。

祖坟移迁重分补偿款
法院认定重孙无诉权

高传的坟墓由孙子高启、 高
飞两家共同守护。 高启有一子高
杰， 高飞有一子高天。 后来， 高
传之坟被划入成为当地某学院征
用范围。 高杰与某学院签订坟墓
迁移补偿协议书。 约定在高家在
迁移坟墓后获得经济补偿人民币
10万元。

协议签订后， 被告高杰同堂
兄高天迁移了太爷爷高传的坟
墓。 在迁坟过程中， 高天支出迁
坟费用4200元。 在坟墓迁移的过
程中， 高杰之父高启突然去世。
高杰认为是迁坟导致自家风水变
化， 并且认为家里因为迁坟问题
遭受到损失， 所以在分配过程中
自己理应多分， 最后将自己所得
补偿款按照四六的比例分配。

高杰的行为引起高天的不
满， 高天认为， 高杰是借口父亲
去世多分补偿款， 并让自己承担
了所有迁坟产生的费用。 兄弟二
人为此事多次协商无果， 高天一
怒之下诉至法院， 要求平分迁坟
补偿款及迁坟费用。 高杰承认自
己代领了迁坟补偿款， 但现在家
庭内部就补偿款分配出现争议
后， 自己只是代为保管这一补偿
款， 高飞的起诉主体有误。

法官说法： 关于迁坟补偿款
的性质的争议， 目前存在两种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迁坟补偿款是
物质性补偿， 在迁坟过程中出资
出力的人员都是适格当事人。 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迁坟补偿款是精

神抚慰金性质， 是对墓主所有近
亲属精神上的抚慰和补偿， 只有
近亲属才能作为合适的起诉主
体。

从社会传统习俗来说， 人们
出于对死者的敬畏， 一般死者葬
后， 非特殊原因不会起坟迁葬。
祖坟是墓主亲属寄托感情、 悼念
已故亲属的客观载体， 是墓主作
为亲近的亲属享有的特殊财产。
所以坟地一旦确定， 不会轻易改
动。 墓主后代享有的基本权益是
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特殊权利。
如果权利享有者范围扩散过大，
会出现很多人都可以决定墓葬的
地理位置和修缮等问题 ， 传统
“入土为安” 的思想很难实现。

按照民间传统亲疏有别的思
想， 法官认为， 这种特殊权利应
该有所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 多
限定为由墓主的近亲属独有。 所
以， 在因迁坟而引起此类权益的
损害时， 只有其近亲属得以主张
相应的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3条规定：
自然人死亡后， 其近亲属因为侵
害死者姓名 、 肖像 、 名誉 、 荣
誉、 隐私、 遗体、 遗骨的侵权行
为而遭受精神痛苦， 向法院起诉
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而本案中， 原
被告双方系墓主重孙， 不属于法
律近亲属范围之内， 所以不具有
诉争主体资格。


